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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邹联安诗歌中的“疼痛”审美意象 

何小平

（湖南吉首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吉首 ４１６０００）

［摘　要］邹联安诗作中，“疼痛”，是到处可见的一种审美意象。其痛感背后是柔情，是对民族、国家、人生、社会、人类等的
大爱。大爱是这种痛感的感情基础，也是其艺术崇高审美特征的精神力量来源；社会理性与历史理性之下，对现代文明的反

思与批判，是其痛感的思想基础。其痛感的审美精神与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和诗人出身地、成长地湘西的独特的文化气质

与审美精神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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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湘西，由于特定的地理地域特征和历史机
缘，经过长时间的沉淀，形成了重情爱美、强于幻

想、张扬浪漫的文化气质，同时在审美和艺创作上，

也形成了悲壮兼具、苦乐相乘的美学气质。地灵人

亦杰，湘西各种各类人才辈出。其中，艺术人才如

滔滔江水，绵延不绝。湘西龙山出生的邹联安，就

是其中一位。邹联安诗歌的艺术精神特征，往往是

在痛苦中见刚强，在悲苦中见柔情；在感性中见真

理，在语言的狂欢中高扬人的尊严与自由。其诗

歌，表达了对当代现实世界与现代文明的各种乱象

的“疼痛”感，这种痛感是诗歌触摸现实心跳的深度

体验，也是一个有现实担当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

子所具有的深厚的人文情怀和基本的思想素养，而

这种人文情怀和思想素养恰好是现当代中国很多

知识分子所缺乏的，所以显得非常宝贵。有了疼痛

就要尖叫，哪怕置身在荒漠之中，也要呐喊，这是邹

联安诗歌所具备的干预时世的实践姿态，这也是其

情感忧郁背后的刚性所在。因为对人类、社会、民

族、国家等等的大爱柔情，所以才有泪雨纷飞；因为

“疼痛”才有愤怒，才有诗人的“怒目金刚”。这使

得其诗作呈现出优美和壮美双重气质，柔情与刚

强、忧郁与激烈、低吟与呐喊和谐共存于邹联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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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作之中。

　　 一　大爱：痛感背后有柔情

“疼痛”，原本是身体的一种感觉，经过诗人的

审美提炼，构成了诗人诗作中到处可见的一种审美

意象，也体现了诗人的思想的深度。这种疼痛，是

为人类而痛，为民族而痛，为国家而痛，为文化而

痛，为社会而痛，为现代文明的诸多弊端而痛等等

很多很多。其诗作里有很多的表述，比如在《逃亡

者》第９６节中，诗人痛心疾首地说，“飞翔的高速
路，静穆的混凝土……都在成为城市心肌的梗塞，

寻找存在的理由。”对于城市的喧嚣的生存状态，诗

人在《逃亡者》第１１５节中说：“今夜城市的喧嚣，已
在风中熄灭，虚假的寂静正在酝酿着一个巨大的阴

谋，潜伏着一场垂死的喧哗。”对于现代城市的这些

喧嚣，这些弊病，诗人在反思，在积极寻找原因，在

《逃亡者》第８５节中，诗人说：“一个实用哲学者，掘
开了城市的坟墓，盗走了城市的灵魂，繁华的城市，

成为一个美丽的躯壳。”现代都市文明在实用主义

原则下，在功利主义思想的侵蚀下，不断地失去了

追求自由和尊严的高贵的灵魂，单有繁华而富丽堂

皇的外表，而失去了其精神的内核，现代城市的这

种恶劣精神生存状况使得诗人感觉到无比的伤痛。

而尤其让人痛苦的是，这些当代社会的精神病症不

但到处施虐，而且在恶化，越演越烈，没完没了地在

衍生，因此这种状态不是伤心一词所能说明的，所

以诗人在《逃亡者》第１０４节中总结说：“情场、商
场、官场不会荒芜。”

这些疼痛，是建立在诗人对现实社会体验、感

知、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的，其背后的感情支撑是

一种大爱，是一种柔情。这种爱超越个人一己之得

失，是对国家、民族、社会以及人类的爱，所以爱之

越深，感受越疼，正如诗人在《逃亡者》第１０２节中
所说的那样：“因为爱，我饱受疼痛。”就是因为这种

爱，所以诗人忧郁悲伤乃至精神阵阵绞痛。诗人的

这种爱与柔情，具有崇高性，对当下中国现代化背

景之下人们的精神状态及其呈现的思想问题有着

警醒作用。

艺术中的“疼痛”审美意象，也是衡量作品优劣

的感性形式特征与思想素质的一大利器。也可以

说，“疼痛”是当代优秀艺术作品的重要情感形式创

造特征与思想特征，也成为了艺术创作实践活动中

作为创作主体的艺术家的思想深度的凝聚所在，因

其稀缺而难能可贵。从审美和艺术表达的角度来

说，痛感及其基础之上的反思与批判，是艺术应该

具有的精神品格，只不过在邹联安的诗作中更呈现

出一种典型性而已。

　　二　反思与批判：痛感背后有刚强

任何情感，不等同于情绪。情感在其感性的背

后，一定会具备有强烈的认知理性特征，也会体现

出一定的道德理性特征。“疼痛”既是对人的生命

与人类的生存问题的感知感觉，更是对现代文明诸

多问题的一种深度体验，是一种情感能力，也是一

种思考能力，其背后做支撑的是鲜明的反思与批判

精神。诗人邹联安的这种反思与批判精神，是建立

在其高度的社会理性和历史理性的基础之上的，就

是这些社会理性和历史理性使得诗人的诗作通向

了对真理的认识，“艺术作品的真理的根基就在于：

让世界就像它在艺术作品中那样，真正地表现出

来。”［１］当然，对诗人来说，痛感是其艺术与审美表

达的思想基础。有了这种疼痛的情感与思想能力，

才有对人的生命的呵护，才有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问题的审美关注，才有对现代文明社会中的美与丑

的感知，才有对真、善和假、恶的反思，才有对各种

社会问题的批判。

邹联安的“疼痛审美”意象的构造，本身就是对

当代社会荒诞生存处境的一种寓言写作。疼痛必定

会导致精神上的逃离，这是人躲避危险的本能反应，

而精神上的疼痛往往会驱使人走向去追求自由与尊

严的精神逃亡之旅。也可以说，逃离的是人类社会

事像中的假、丑、恶，在逃离中皈依的是真、善、美。

在《逃亡者》第１１１节里，诗人直白表露，“这世界像
一个鬼，一个玩世不恭逍遥之鬼，一个美丽而狰狞的

魔亡之鬼，因此，我要在这个鬼的世界———寻找人。”

在疼痛中，在逃离中，会有困惑，有迷惘，在《逃亡者》

第１１２节里，诗人说：“我走进了一个荒漠，我迷失了
归途，距离和时间展示了它的伟大的苍茫，踏破铁鞋

也找不到起点。我再次感到深度迷惑。”面对着精神

荒漠化的现代文明，诗人虽然有悲伤，但是没有犹

豫，诗人的态度是，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在《逃亡者》

第１１０节里，诗人说：“假如真的这个驿站，是去天堂
的最后那个黎明，那么我愿意匍匐前行，我愿用我的

血肉抹掉黎明前最后一抹黑云，在黎明的光晕里展

开翅膀飞翔。”逃亡的精神之旅，也是一个追求真、

善、美的过程。为了人的尊严与自由，诗人在守候，

在期待，诗人在《逃亡者》第９４节里说：“你去逃亡
吧，带上你的灵魂，不过在你逃亡之前，你得虔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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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一声：来一场猛烈的风暴吧，请摧毁这场伪装的

宁静，让我们在一堆历史的废墟上，守候一轮午夜的

太阳，让我们守候的天空，挂满圣洁的光环。长夜即

将过去，狂风暴雨停止了咆哮，我疲惫的心躲进了梦

屋，临窗守候一个全新的黎明。”对都市的逃离，对现

代文明各种弊病的背离，诗人始终在坚持探索追求

人的自由与尊严之路。

诗人用审美的方式，构造了包括“疼痛”在内的

一系列的诗歌意象，来表达对现实社会的反思和批

判。而事实上，诗人的审美现代性批判精神是非常

浓烈的。这种对社会现实的反思与批判，也构成了

诗人诗作的现代品格的内在原因。［２］疼了就要尖

叫，有了痛感也就要呐喊。呐喊是诗人作为现代知

识分子干预时世的实践姿态。这种对国家对民族

的强烈的责任和担当意识，古今的士人都有不同强

度的反映。诗人邹联安的诗作，这种对传统士人知

识分子人文精神的继承与坚守特征是非常明显的。

可以这么说，邹联安的诗作，到处有痛感，也到处充

溢着呐喊，于痛感之中奋起抗争。抗争中的呐喊，

是充满刚性的，也是充满力量的。比如在《逃亡者》

第１０２节里，诗人的阳刚之气，崇高的力量之美，表
现得淋漓尽致，他倡导说：“把雄健的生命之根，埋

入爱的丰腴之土，让我的生命，结出圣洁的灵魂之

果。”对于整个充满了假丑恶的现代社会，诗人希望

用仁爱的传统智慧与思想来洗净尘世中的污浊，在

《逃亡者》第８８节里，诗人把仁爱作为人类最本质
的思想遗物，所以要死守这个思想遗物，因为这是

人类安身立命的底线。在《逃亡者》第１１９节里，诗
人如此表达自己呐喊的姿态：“纵然有一天，我死于

途中，相信我的姿态是站立的，我的骨头是不会腐

朽的。你们是伟大的来者，你们会在我的骨头里听

到我灵魂呐喊的声音。”诗人的这种抗争意识和精

神的痛感是不可分离的，是彼此融合在一起的。

　　三　诗人痛感的审美精神之根

痛感背后有大爱柔情，有反思、批判与抗争，是

柔美与刚美的审美精神的高度融合。问题在于，诗

人在作品中为什么对于痛感有如此深度的体验，为

什么具有如此浓烈的反思与批判意识呢？这得追

溯其文化心理结构形成的原因。一般而言，一个作

家的思想素质、艺术素养与文化视野的形成，是和

他的生活经历与文化经历有关的。邹联安自小生

活在湘西，开始工作时也在湘西，可以说，湘西是他

的文化血脉与精神之根。因为对一个作家的文化

心理影响最大的应该还是他的本土文化，学者曾大

兴说，“这种本土文化的影响才是最基本的、最主要

的和最强烈的，本土文化就是作家的文化母体。［３］”

湘西的各种文化样式有别于湖湘文化、中原文化以

及其他地域文化，其文化精神的感性气质迥异于湖

湘文化的高度理性。湘西感性文化内涵了古楚文

化的历史遗存，还有汉族与苗家、土家、侗族等少数

民族文化，彼此交融而成，表现为“强旺的生命意

识，泛神思想，由此派生出的流美观念、重情倾

向”［４］的文化气质和审美特征，这些感性文化的精

神特质显然异于重理性的中原文化。湘西的这些

古楚文化遗留下来的感性文化精神无不浸染着湘

西本土出身的邹联安。重生命、重个性、重感情、重

形式、长于幻想的湘西本土文化与审美精神，至柔

至美，也带刚强，在邹联安的诗作中都能找到鲜明

的痕迹。湘西的文化精神具有原始性，质朴、自然

和真实，这就和都市现代文明的虚伪、堕落等等产

生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之下的文化反差是强

烈的，很容易形成文化冲撞。这种文化的冲撞往往

潜隐在邹联安的诗作里，也成为其诗作的忧郁情感

基调与刚性思想品格此起彼伏的内在原因。这种

文化性格和文化精神反差与冲撞越厉害，其内心的

痛感的程度就越加深，其思想的反弹的力量就越

大，其诗作就越发呈现出一种反思、批判与抗争的

力量之美，这种力量是一种刚性的美，是壮美，是崇

高的美。所以其诗作，有痛感流淌，有激情澎湃，有

忧伤，有抗争，在笔者看来，其诗作刚美与柔美审美

品质相融合的原因就在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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